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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海湾

生活滋味

在台风中
奔跑的小哥

应红枫

民间记忆

蒲斌军 文/摄

家门口的莲花湾

心灵隽语

一方福田

不被大风吹倒就好

去了趟莲花岛。
说实话，那地儿我熟得跟自己家后院似

的——不对，自家后院还没这么大片沙子呢。东
港恒大御府离莲花岛就几公里，晚上散个步，腿
脚利索点，二十来分钟晃到。早晨要是天好，朝北
那扇窗一掀帘子，瞅见霞光偷偷摸摸渗进来，我
就跟条件反射似的扛起相机，下楼骑上小电驴，
呼啦啦赶往莲花岛。拍几张晨霞，发个朋友圈，配
文“今日莲花洋晨彩”，深藏功与名——摄影人的
虚荣嘛，就那么点出息。

可问题来了，这地儿明明叫“莲花岛”，啥时
候变成“莲花湾”了？看那沙滩平角居多，弯度也
不足以与朱家尖“十里金沙”叫板，但“湾”这字儿
现在多时髦啊，沈家门渔港、鲁家峙那块叫“普陀
湾”，鲁家峙临海公园叫“普陀湾公园”，搞得好像
不带个“湾”字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似的。不过
话说回来，人家明代王怿写《江南意》的时候就说
了：“荡舟莲花湾，花红照人颜。”——好家伙，明
朝就注册了商标，咱也不能说人家山寨。但脑子
还是转不过来，还是改不了口，莲花洋、莲花岛叫
了那么多年，跟老邻居似的。慢慢适应吧，毕竟连
屠隆当年咏普陀十二景都写“莲洋午渡”，没写

“莲湾午渡”，估计他也跟我一样，念旧。
再说说刚过去的“巴威”台风，在它还没正式

“登门”前，沙滩入口就拉起了警戒线，相关人员
来回转悠，提醒劝告远离海边危险地带。有人觉
得，天蓝云白，海面平得像块绸子。殊不知浪这东
西翻脸比翻书快。提前拦一拦，大伙儿都安心。

好，切回正题，说说莲花湾沙滩。自打今年6
月 1 日正式开门迎客，那火得简直了——全长
1498米，最宽约50米，总面积13.15公顷，听着像
在报市政工程数据，其实翻译成人话就是：一大
片沙子，够你从这头走到那头喘口气。

前阵子入夜，我试探性去了两趟。妈呀，黑灯
瞎火的海滩上全是“星星点灯”，年轻父母举着手
机手电筒，给自家挖沙赶海的娃照明，那场面堪
比演唱会应援。我也没忍住，卷起裤腿下了海，毕
竟家门口免费的沙滩，不踩白不踩。结果沙，是真
硬！一脚下去再拔出来，脚底板糊了层厚沙，甩都
甩不掉，跟贴了泥膏药似的。

不过好处也是实打实的：凉快，没蚊子，以
及——能治脚气！没错，你没听错。我泡了二三十
分钟海水回来，脚面洗完后滑溜得像剥了壳的熟

鸡蛋，比足疗店还管用。我琢磨着这完全能当网
红沙滩的金字招牌，文案我都想好了：“莲花湾沙
滩，走着走着脚就不痒了。”

正值暑期，沙滩边总会聚一堆人，与其让孩
子窝家里刷短视频，不如拉出来“晒眼皮”。于是
大车小车在入口处一停，有的在罗汉像前拗造型
拍照，有的坐水泥堤上聊闲天，脚边放着小娃自
顾自堆的沙堡，看上去倒也和谐。

我逮着个保安师傅问：“叔，浪大了，这沙扛
得住不？”毕竟这么大手笔的工程，总得经得起海
水的天天“盘问”吧。

“建这沙滩用的沙量着实惊人，原来这就是
片泥滩。台风不来，海浪也会一天天荡走点，台风
来了，浪一高，沙跑得肯定多些。”师傅顿了顿，又
补了句：“等沙滩慢慢沉实了，跑沙就少了。以后
塘头修了海钓码头、莲花岛修了客运码头，情况
会更好。”

我闭上眼，开始神游。以后的以后，莲花湾的
海水清了、蓝了，沙子软了、细了——毕竟施工方
又是打砂桩又是铺沙，真是下了苦功夫的。屠隆
要是穿越过来，怕是要改诗了：“波上芙蕖尽著
花，如今电驴直达把沙踏。”不用荡桨，不用渡船，
腿一伸就踩进海里。

能在家门口吹海风、踩沙滩的免费乐园，这
笔账，怎么算都不亏。

这次“巴威”台风确实“发威”，隔着窗户玻璃
看到小区里的一些树枝条乱颤，很替它们担心，
唯恐它们被折断或者连根拔起，第二天早晨起来
一看，感觉还好，只是一些小的枝叶被折断，没有
一株树被拦腰折断或者连根拔起。倒是听说某个
乡村一棵200多岁的古树被折断了，据说那是一
棵有故事的树，很是为它可惜。可惜之余，我陷入
了沉思，同在舟山，同时遭受了狂风暴雨的袭击，
那些看上去并不强大的树并无大碍，而一棵有着

“古树名木”标签的百年大树为何断了？
其实，这不是偶然，因为偶然当中有必然：看

朋友圈的视频，那棵被折断的大树中间是空心
的，虽然看上去还是枝繁叶茂的样子，其实内里
已经变化。我们大多数普通人固然只能看到其枝
繁叶茂的表象，那么那些专家呢？那些内行人呢？
是否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或者仔细看看、敲敲，
深入研究一下，就能预防它的悲剧发生，让它再
多活几年甚至几十年几百年呢？

很应景的是，最近几天，我正好阅读了作家
莫言的《不被大风吹倒》。这本书的封面有一句非
常经典的话——“卷也好，躺也好，不被大风吹倒
就好”！但是，不被大风吹倒，是要有实力和技巧
的。比如那棵大树，如果“内外兼修”，早早就去防
病治病，或者不被蚂蚁之类的虫子“蛀空”，或许

就不会这样轻易地“轰然倒塌”。
再回到莫言的那本书里琢磨，书里记载了一

个令他终身难忘的细节：“小的时候，我跟着爷爷
去荒草甸子里割草。归程时天象诡异，一根飞速
旋转着的黑色的圆柱向我们逼过来，并且伴随着
沉闷如雷鸣的呼隆声。我惊问爷爷，那是什么？爷
爷淡淡地说，风，使劲拉车吧，孩子。风越来越大。
我们车上的草被刮到天上去，我被风刮倒在地，
双手死死地抓住了两丛根系很深的牛筋草才没
有被风刮走。我看到爷爷双手攥着车把，脊背绷
得像一张弓……爷爷与大风对抗着，车子未能前
进，但也没有后退半步。大风过去了，爷爷还保持
着这个姿势，仿佛一尊雕塑。许久之后，他才慢慢
地直起腰，他的手指蜷曲着都伸不开了。爷爷与
狂风对峙的模样，永远印刻在我的脑海里。”莫言
所写的这个细节也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他
们爷俩能够“不被大风吹倒”是凭借他们独有的
实力和经验。

把莫言爷俩不被大风吹倒的故事与台风天被
吹倒的那棵大树联系起来讲，也许有些牵强，但
我想说的是：一个人也好，一棵树也罢，为了不被
大风吹倒，我们都要努力学着与自然交流，与焦
虑对抗，与社会融合。如此，方能在漫漫人生路
上，稳稳地一步步前行。

气象预报说“巴威”台风将于晚上登陆，
窗外的风雨越来越急骤，雨滴裹挟着被狂风
吹起的树叶，使劲地拍打着玻璃窗，整座城
市都笼罩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已近中午，
实在无法出门买菜，我无奈只好点了一份外
卖来装点肚子。

在这恶劣的台风天里，等待的时间显得
愈加漫长。将近一个小时后，终于传来了敲
门声。我急切地打开门，门外站着的外卖小
哥，二十来岁的样子，他浑身上下被风雨淋
湿，头发一绺一绺地粘在额头上，雨水顺着
脸颊往下淌，看上去十分狼狈的样子。

见我开门，他把手上的外卖袋递过来，
满怀歉意地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
看了看外面风雨交加的天气，心想迟到也是
情有可原，便连忙对小哥说：“没关系，台风
天能送来已经很不容易了。没关系的。”

然而，外卖小哥并没有像往常那样转身
离开。他抬起头，那双被雨水冲刷得发红的
眼睛里，满是愧疚。他微微颤抖着手从怀里
掏出手机，屏幕亮着，上面是一个微信二维
码。他很歉意地说：“今天风实在太大了，路
上过来时，我的外卖箱没绑紧，被风吹掉下
来，把您的饮料砸漏了，不能喝了。”

他向前微微探了探身子，举着手机，眼
神无比诚恳：“我没有护住外卖箱，真对不
起。这饮料的钱，我赔给您，您扫一下。”

我望着他浑身湿透的样子，听着他略带
颤抖却异常坚定的声音，突然感到一阵敬佩
和心疼。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看上去也不过
二十来岁的年纪，却能在这台风天，为了生
活而打拼，在风雨中艰难奔波。我似乎看到
了他在狂风肆虐的街道上，咬紧牙关、艰难
骑车的样子，也能想象出他的外卖箱被狂风
掀翻时，他内心的惊慌与无助。而他伸手让
我扫码赔付我的饮料，体现出了他的担当精
神，不由得让我肃然起敬。

于是我连忙摆手：“不要赔，真的不用
赔！一杯饮料而已，没关系的。”看着他被风
雨打得有些发白的嘴唇，我心疼地指了指
屋内：“快，快进来把头发擦一下，别着凉感
冒了。”

但他却像被什么烫到了一样，连忙后退
一步，婉拒了我的邀请。他依旧固执地举着
手机，那张稚气未脱的脸上写满了真诚，一
再坚持要赔偿我那杯饮料的钱。我只能再次
温和而坚定地说明：“没关系，真的不用赔，
其他的鸡块汉堡依旧好好的，这样的天气你
能给我送到，我已经很感谢了。”

见我态度坚决，他终于放下了举着手机
的手，深吸了一口气，站直了身体，对着我
深深地鞠了一躬。那个鞠躬，没有丝毫的敷
衍，沉甸甸的，仿佛承载着他所有的歉意与
尊严。

随后，他转过身，提起外卖箱，再一次奔
跑着扎进了那片白茫茫的雨幕中，去打拼属
于他的生活了。

我站在门口，望着他消失的方向，很
久。窗外的风雨依旧在肆虐，而我的内心却
涌起了一股暖流。在这个被台风笼罩的城
市里，有无数像他一样在风雨中奔跑的人，
他们或许平凡，或许渺小，但他们用自己的
肩膀扛起了生活的重担，用真诚和担当在
风雨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人生，就像这位
在台风中奔跑的小哥，用他的真诚与坚韧，
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杯永远温热、永远甘
甜的念想。

风雨终会停歇，那些在风雨中用力奔
跑、努力生活的身影，将永远是这座城市里
最励志的风景。


